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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土壤改良的爱管自己叫“地球修理工”，
盐碱地就像地球皮肤上的癣疮，得治、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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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春，1931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土壤学家。曾于
1985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
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7—1995
年任校长。长期从事土壤地理、盐渍土发
生和改良、生物质能源科技等领域研究。

1978年，石元春（左一站位）在张庄
观察治碱后小麦根系的生长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石元春提供

石元春。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拐点”，左右
着你的人生旅程。已过鲐背之年，回首过往，不经意
间，去曲周干盐碱地治理改良已经是 50多年前的事
了。现在想来，那应该就是我人生的一大拐点吧。

一

故事开始于一通电话。日子很好记，1973年的
儿童节，我给它的代号是“七三六一”。

上午，我正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看书，电话室里的
小秦推门就问：“谁是石元春？有你电话！长途！”

那时候，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至于能接打长途
的电话就更是少见。电话室在学校老图书馆东侧门
的二层，我随着小秦从教学楼北面绕了过去。一路
上心里都在犯嘀咕：是大姐从武汉打来的吗？妻子
韵珠和孩子不会有什么事吧？当时，我和家人分居
几处，一听到长途电话，最先想到的就是家里人。

接起电话，是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低沉而慢条斯
理，略带点湖南口音。

“你是石元春吗？我是沈其益啊。”
“沈副校长，我是石元春。有什么事吗？”
“邯郸刚刚召开了一个全国种棉的动员大会，会

议期间指示我们北京农大要在邯郸何横城大队搞一
个高产点，还要搞一个盐碱地改良的低产点，在曲周
县，你能下来看看吗？”

“没问题，我什么时候去？”我不加思考地回答。
“那你明天就来吧。到了邯郸后，到地委招待所

找我。”
就这样，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我便匆匆离开北

京赶往邯郸。
后来我才知道，1973年北方17省、直辖市抗旱会

议结束后，由当时的国家科委领导，在河北省组织了
“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利用”的国家科技大会战，
河北省邯郸地区曲周县的盐碱地综合治理便是此次
大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达邯郸，简单了解了当地的农业情况后，6月4
日一早，我们便从招待所出发，驱车赶往曲周县。6
月初，本该是麦浪滚滚的时节。然而，一路行车，出
县城时还能勉强看到几块长势很差的麦田，向北再
开上十几分钟，车外的景象完全变了模样，沟渠纵横
无序，田块七零八落，不多的几块麦田里，散落着一
些早衰的麦株。渠边路旁，田埂沟旁，到处都是白花
花的盐霜。盐碱地不长庄稼，当地的农民便把地面
上的盐土刮聚成堆，放在池子里淋洗，再在锅子里熬
制“小盐”。和海盐相比，熬制的“小盐”价格便宜，村
里人也大都食用这样的“小盐”。

汽车一路向东北方向开，我们此行的终点是东
陈庄大队，1966年，这里曾经将 4亩土地进行了换土
治碱，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庄稼确实比周边地里长得
好了许多。

东陈庄换土治碱的原理并不难，简单说就是把
原有的盐碱土挖掉，换上新的肥力更强的土壤——
上面是沙土，下面是黏土，深耕9寸。上了4车粪、80
斤磷肥、10斤尿素，治碱当年，亩产便从不足百斤达
到了413斤。

我折服于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但这个方法投
入的劳动量太大了，技术含量也太低了，方法太古
老、太落后了，就像“老牛拉旧车”，太费劲、太慢了。

第一次到曲周，当地选的是情况稍好的点，并没
有带我去看盐碱更重的地方。但在回程的一路上，
我的脑子里都很乱，在新疆、宁夏、内蒙古，我曾经见
过不少盐碱地，也到过很多贫困的村庄，但无论如何
我也没想到，就在距离北京 400多公里的中原腹地，
居然会有如此严重的盐碱土地。

二

回到学校，我先后找到了林培、雷浣群、毛达如、
陶益寿、辛德惠、黄仁安几位同事，那时，我们都是40
岁上下，正是一身干劲的时候。一番商量，7月，我们
买好火车票，便一同前往曲周。

刚到曲周的几天，我们一行人一直住在县招待
所。白天去周边的村庄看土地情况，晚上在招待所休
息。正值盛夏，晚饭过后，我们都爱在院子里乘凉。一
天，我们和院子里一位60岁上下的退休老干部闲聊，
他观察我们的言谈举止后问：“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我
们说明是北京农大的老师，他不经意地脱口而出：

“哦！教书先生。”又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说：“来
改碱的。”这话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什么？大老远跑这来改碱？曲周县志上有记
载，北部的盐碱地千百年来就是个老碱窝，要是能
治，也不用等到现在，还要从北京请人来治。”老同志
的话有根有据。

“过去做不到的事不等于现在做不到，过去没电
话，现在不是有电话了吗？”我们的反驳也很有力。

“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后都数不清来过多少工
作组了。来的时候都是信心十足，折腾一阵子，不了
了之地走了。”他话锋一转：“你们要知道，群众对治
碱根本没有信心。他们认为生在这里受穷是命里注
定的，改碱组来这里挖挖填填白耽误工夫。”老同志
不像是在挖苦和吓唬我们，倒像是在关心和奉劝我
们这些后生。

这是我们到曲周上的第一堂课，今天回想起来
依旧历历在目。老人家的话给初到曲周的我们传递
了这样一个信息：曲周北部盐碱地是块硬骨头，确实
不怎么好啃，在技术因素上、社会因素上和农民心理
因素上都是很大的挑战。

几天看下来，我们一连几个晚上都在睡前躺在
床上商量“大计”。“夜话”的主题无非是两个：一是这
里改碱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二是应该把改碱点设在
哪里？

从地貌学上看，曲周北部的老碱窝是滏阳河冲
积扇扇缘，是个地下水位浅、补给丰富的盐分强烈积
聚带，属原生盐渍化地区。不仅如此，这里是滏阳河
灌区上游，灌溉水源丰富，渠系水渗漏量大，灌排系
统不配套，水盐运行失调，人为因素造成的次生盐渍
化也很严重。再者，农业生产上，缺肥少管，耕作粗
放，技术落后，经济和物质基础极差。更重要的还在
于群众对治碱没有信心，可能会应付了事。

至于改碱点的选择，我们其实考虑过“先易后

难”的思路，从条件较好的白寨一带入手，但讨论下
来，这个想法很快被我们否定了。原因也很简单，来
这里不是应付差事，而是真想在盐碱地上做些实
事。即使白寨改好了，那治理难度大的盐碱地不还
是在那里吗？张庄一带治理难度确实大，但只要方
法对，还是能解决问题的。

“去张庄！睡觉！”我至今都记得，最终，就是在
我们几个人的睡前“夜话”里，辛德惠就这么“嘎嘣
脆”的一锤定音了，改碱点就选在了曲周盐碱化最严
重的张庄。

三

9月5日，我们一行7人，正式进驻张庄村。
经过一个雨季，曲周北部的景象已经与我6月到

访时很不一样。雨水将土壤上层最易溶解的氯化钠
淋洗到下层，溶解度较低的硫酸钠在土表积聚得多
了，秋风一吹，以硫酸钠为主的结晶在地面显得白净
蓬松，毛茸茸的，远看出去，如初冬早雪。

我们被安排住进张庄大队的三个单间房，那里
原是大队的会计室和库房。房子的墙壁都是用大块
土坯垒起来的，有半米多厚。盐蚀风吹水浸，墙根已
缩进不少，土坯间也有漏出缝隙，室外光线可以透进
屋里，插根树枝就能挂衣物。

“这房子住起来冬暖夏凉，通风透光空气好，就
是有些漏雨。”村支书赵俄是个很幽默的人，一边带
我们看房，一边调侃。后来，我们管这里叫“三透
房”——透风、透光、透雨。

在村里住下来，认识的人多了，串门聊天的机会
也多了。张庄村的村民说，麦收本是农村最忙最累
的季节，可是这一带却很悠闲。收麦子不用镰刀，只
需背着一个大布口袋，在稀稀拉拉的麦地里，东揪一
把、西揪一把地将麦穗放在布口袋里就完成了。一
年收的麦子，只够年节包饺子吃。

追根溯源，曲周北部如此严重的盐碱化还要从
20世纪50年代的黄淮海平原说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抗旱增粮，河北沧州建起了
水月寺灌区，可是却出现了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

年减产的情况。即便如此，我们却未能引以为戒，先
后又建立了滏阳河灌区、石津灌区等更大规模的引
水工程，打破了平原的区域水盐平衡，土壤次生盐渍
化开始扩大。后来，全国大搞水利化运动，情况进一
步恶化。这如同强让一个心律失常、舒张压200的人
跑200米冲刺，猝死一点都不稀奇。

果然，一场史无前例的“盐灾”来了，河北、河南、
山东三省的盐碱地面积由 2800 万亩激增到 4800 万
亩。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水漫天津市。

当人们冷静下来，开始根治海河，挖深骨干河
道，重视田间工程配套，土壤次生盐渍化面积才有所
控制。不料，1969年开始，北方又连续三年大范围干
旱。一些骨干排水河道上又开始建闸蓄水，排水排
盐条件重新恶化，盐灾涝害回弹。

过往 20年，黄淮海平原上的这场旱涝盐碱之仗
输就输在对复杂的水盐运动心中全然无数，输就输
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术。

经过了细致的实地调研、资料收集，拜访了多位
专家，我们形成了四条基本认识：旱涝碱咸是个复杂
的水盐运动系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
综合治理；旱是水少，涝是水多，要灌要排也要蓄，灌
排蓄要协调一体才不致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开采
利用浅层地下水兼有抗旱、防涝、防治土壤盐渍化和
促进地下咸水淡化四重功能，是调节区域水量与地
下水位的中心；在浅层地下水为矿化度较高的咸水
地区，还要突破咸水利用和利用中逐渐淡化的这道
瓶颈。

正确的认识与理念是成功的基石，但还必须通
过工程与技术实现。1973年10月15日，我从曲周赶
到石家庄汇报工作，在宾馆里得有半日空闲，便在笔
记本上勾勒出了曲周试验区的工程设计示意图。如
今重睹此图，仍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在它的背
后，闪动着土丘散布、盐碱遍地、禾苗稀弱的昔日惨
景；闪动着人喧马嘶、机器轰鸣、战天斗地的施工场
景；闪动着田方渠直、林路纵横、麦浪滚滚、亩产吨粮
的现代化农田。

入驻张庄村 2个月后，1973年 11月 8日，曲周试
验区旱涝碱咸综合治理工程的第一份报告——《邯

郸地区曲周县旱涝碱综合治理样方规划草案说明
书》（以下简称《说明书》）正式诞生。

《说明书》的旱涝碱综合治理规划内容有灌排渠
系规划、井灌规划、林带道路配置、坑塘和沟渠蓄水、
平地和深翻、绿肥有机肥和化肥、机械化施工、科研
项目以及开办技术训练班9个方面。《说明书》还提出
了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 1973年冬季工
程的内容、要求与进度。

四

完成首份施工图和《说明书》后，我们在张庄村
南侧选择了400亩地作为“试验区中的试验区”。

然而，就是这 400亩地的工程规划设计，也遇到
了一个难题。

靠近五支渠有块重盐碱地，刮出的盐多，淋出的
“小盐”质量好，是张庄村最好的一块盐场，村里人称
它是“刮金板”。赵俄说，村民们担心如果盐碱地没
改好，“刮金板”也被毁了，两头落不着。后来，还是
雷浣群想出个妙招，“干脆把这块地留下来作‘教育
田’，如果盐碱地改好了，这块地可以作历史见证，教
育后人；如果盐碱地改不好，‘刮金板’也毁不了。”

浩浩荡荡的施工就此拉开帷幕。沟、渠、路和平
整土地是主体工程，必须抢在土地上冻以前完成。
沟、渠、路施工队就是按图纸和标桩将凌乱的田块分
隔成整整齐齐的方田。支排沟和斗排沟的深度是
2—3米，土方量大，特别是见地下水后的水下作业更
加艰苦，主要靠民兵连施工队。

土地平整施工队的任务也非常艰巨。试验区的
地块本就零散，加之过去淋“小盐”的盐池和土堆将
地形弄得十分零碎，地势高低起伏很大。施工队根
据测量的标高，先上推土机推平，然后上铲运机起高
垫低，最后由人工用土筐和小车运土找平。

施工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几块小麦地。这里
老乡有句农谚：发妻不可休，青苗不能毁。于是施工
中定下了一条“不毁一株麦苗”的纪律，凡在沟渠路
林放线施工的地面上有麦苗的，必须一株不少地移
栽到邻近田块，田间管理环节一样都不能少。施工

中对待这几块麦地，真像摆弄瓷器古董一样，就怕磕
着碰着。

土方工程基本完工后，我们又抓紧进行冬灌和
盐碱地冲洗压盐，以备开年春季播种。前哨战已经
打响，1974年上半年，我们又先后组建了化验室，部
署了水盐情报网，创办了农民学校。这一年，正是曲
周试验区向旱涝碱咸全面开战的一年，我们要将旱
涝碱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抓住水盐运动这个病根，
辨证施治。其间需要进行系统和具体的工程设计、
建立水盐监测系统，还要讲究“战略战术”——“以正
合，以奇胜”。

那么，出奇制胜的要诀是什么？“奇兵”又在哪
里？是突破咸水禁区，开发浅层咸水。“奇兵”能否成
功出手，还需天助加人勤。

什么是“天助”？如果水文地质条件不佳，抽取
浅层地下咸水不能有效调控地下水位，“奇袭”计划
只能作罢。

1974年早春，地还没有开冻，打第一眼浅井的钻
机就拉上去了。井位就设在“刮金板”旁，我们躺在
床上就能一眼看到井架。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矿化度低于 7克/升，pH值
为微碱性，属微咸水或轻度咸水，每小时出水量30—
40立方米，这是 1974年春天的第一大喜讯。随后又
打了两眼，结果相近。于是，按 4500 亩试验区的布
点，我们一口气打了 27眼，我们管这浅井叫“红衣大
炮”，有了这 27门“炮”，就可以满足通过浅井调控地
下水位的要求了。

什么是“人勤”？如果抽出的咸水不能被利用，
就只能为降低水位而抽排。为此，试验区布置了棉
花、小麦、玉米、高粱、田菁5种作物的咸水灌溉试验，
还有咸水种稻与咸水压盐试验。灌进多少咸水，带
进多少盐分，土壤里有多少水和盐，咸水进入土壤后
土壤里的水盐走势和变化如何，不同作物的耐盐极
限有什么不同，同一作物不同生育期对咸水灌溉的
反应如何，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做了仔细观察和监
测。咸水利用试验后续整整进行了 5年。1976年春
天，邯郸一带大旱，曲周试验区的这一套咸水灌溉技
术被推广应用。

五

事实证明，在综合治理初期，井群抽水无疑是一
种大强度、高效率的脱盐防涝措施。一连串的科学
观测数据都向我们报告，1974年战绩骄人。

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1974年春天，曲周试
验区和 400亩试验地块利用一分干和支漳河来水又
进行了一次大水春灌和补充压盐。同时，狠抓麦田
保苗、春耕追肥等农田管理措施。待小麦返青拔节
时，张庄盐碱地小麦已保苗八九成，随即每亩追施拔
节肥20斤尿素，麦苗茁实硕壮。

麦收时震动就更大了。曲周一带盐碱地区麦收
时有个习俗，因为自家麦地没有多少麦子可收，妇女
和孩子会经常到临村好麦田的地头蹲着，等主人收
完后进到地里拣拾麦穗。过去张庄的村民是去外村
拣拾麦穗的常客，那年变了，张庄麦地地头围着许多
外村拾麦者。

麦子收割后，套种的玉米露出了身影。由于土
壤里盐分不多，地力充足，墒情也好，几天后就齐刷
刷、绿油油地向上拔高，看上去令人喜不自禁。

之前，为了缓解老乡们的担忧，我们在施工中将
400 亩地的“刮金板”留作了“教育田”。后来“教育
田”两旁地里的麦子和玉米长势喜人，而“教育田”里
仍是白花花的盐碱和凌乱的土丘。

“大伙说这块教育田搁在村里，太扎眼，不如种
上庄稼，怎么样？”赵俄又来找农大老师反映民意了。

“‘刮金板’不要啦？”我问道。
“现在谁还想那‘刮金板’了，想的就是多打粮

食。”赵俄有些不好意思。
曲周试验区的旱涝碱咸是一场难打的硬仗。饭

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急不得。当时我们
制定了四年的治理期、三年的稳定期、三年的巩固发
展期，十年方能磨得一剑。

治理前，张庄产粮的历史最高水平出现在 1972
年，每亩为 264斤，遭遇水灾的 1973年亩产只有 130
斤。经过治理，1977年，张庄粮食亩产已达到802斤，
总产量更是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约两倍。

曲周治碱效应自此开始放大。
从曲周到整个黄淮海平原，一个个旱涝盐碱综

合治理的试验区开始不断涌现，试验区里一锹一锹
地挖土，一批一批地测试数据，如同一片片雪花聚成
一个一个的“小雪球”。正是这些“小雪球”促进了黄
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治理第一个进入《1978—1985 年
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也正是因为黄淮海平原治理
的显著成效，使“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新增了

“松嫩—三江平原”；“七五”攻关新增了黄土高原和
北方旱区；“八五”攻关再增南方红黄壤丘陵区，在全
国形成了以黄淮海平原为龙头的 5大中低产田综合
治理区。

直至 1988 年，我国开始实施《1988—2000 年国
家农业区域综合开发规划》。该计划确定以黄淮海
平原、松辽平原、三江平原、黄河河套灌区、河西走
廊、湘南、赣西南以及沿海滩涂等 10 大片作为重点
农业综合开发区，涉及 20个省市、3.8亿人口、4.7亿
亩耕地，以集中科技力量和资金进行全面治理和
开发。

我们搞土壤改良的爱管自己叫“地球修理工”，
盐碱地就像地球皮肤上的癣疮，得治、得修。时至今
日，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依旧是我国耕地保护和改
良的重要方面，仍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当年，初到张庄时，总是听当地的老乡念叨，“碱
是天生的，盐是地长的，碱有根，盐有源，是改不好、
治不完的。”如今，国土“三调”结果显示，2009 年至
2019年10年间，全国有1200多万亩盐碱地已治理变
为耕地，特别是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东北西部松嫩平
原盐碱地、华北滨海滩涂盐碱地、黄河三角洲盐碱
地、江苏沿海滩涂盐碱地，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利
用。依靠科技创新，改善土壤，积极培育耐盐碱品
种，盐碱地可以变成“大粮仓”，可以助力中国人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